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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华语文学中，东干文学语言是独特的，

与其他地域的华文文学语言有较大的差别，可以为

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参照，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

本文想提纲式地提出一些问题，供学术界参考。

一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东干文学解决了中国人没

有解决的两大难题：一是拼音文字的创制，二是文

学的彻底口语化。

中国汉字拉丁化，远一点，“五四”时期也有

倡导者，再远一点，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的西方传

教士，他们用拉丁字母等拼写汉字。上个世纪二三

十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中国的倡导者缺乏

实践。

东干人的汉字拼音化却成功了。东干族 1928
年创制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字，1932年创

制拉丁字母文字，1954年创制以俄文字母为基础

的文字，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拼音文

字，在东干人那里却变成了现实。拼音文字的创

制，大大促进了东干语言文学及文化的发展。东干

人创办了东干文报纸、杂志，出版了东干文书籍，

还编写了《东干文识字课本》。广播电台、电视台

的播音员能像我们读汉字一样流利地朗读东干文。

文学作品，也能用东干文写得那么奇妙，这真是海

外华语文学中的一个奇迹。对于汉字失传的东干人

来说，拼音文字成了保存东干语言、东干文学及东

干文化的有效载体。

汉字蕴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不可失传。

但是东干人的拼音文字却承载了丰富的文学和文化

信息，这是东干人的一大贡献。东干文以拼音文字

取代汉字，其弊端是毋庸讳言的。汉字同音字多，

如同音字最多的发音是 yi，四个声调合起来，据

《新华字典》 2014 年第 11 版，共收 148 个 yi，而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共收yi的同音字166个。一

般来说。同音字放在东干文本里，是可读的。读东

干文小说，几乎没有多大障碍。而读口歌口溜，就

会产生歧义，这在下文中还会举到具体例证。

二

“五四”以后，白话取代了文言，可是现代白

话文始终没有脱离书面语言的影响。一代代中国知

识分子，都受过书面语言的训练和熏陶，即使最口

语化的作家，也没有人能摆脱书面语言的影响。东

干作家，没有受过汉语书面语言的训练，在他们的

作品中，汉语书面语言荡涤得一干二净，是最彻底

的口语化的作品。以老舍《月牙儿》和阿尔布都东

干译文《月牙儿》为例，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

《月牙儿》原作经俄文再转译成东干文，总体

上看，是出人意料的成功。除了极个别地方俄文有

翻译不出的，东干文也翻译不出；令人惊异的是有

的地方，东干作家阿尔布都译文比老舍原作更形象

更生动，翻译过程又不乏译者的创造，体现了东干

语言即陕甘方言的艺术魅力。

先看极个别地方译不出原味的。首先，诗的难

译是普遍现象，可以理解。老舍原作有一句“小鸟

依人”的诗，俄文译不出原诗韵味，东干文依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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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译作“把我和小鸟一样的比哩”，失去了原文的

诗词韵味。其次，文言文也无法原封不动的转写，

原作“焉知”，东干文译作“还不知道呢”。第三，

新术语，东干人多用俄语借词，如不用借词，与汉

语新名词距离就比较大了。老舍原作“我要浪漫地

挣饭吃”中的浪漫，东干文译作“滴流”。原作

“我缺乏资本”，东干文译作“到我上太难得很”。

像以上所举的译不出汉语原味的只是极个别词语。

阿尔布都乃是东干语言艺术的高手，他的译文

依据吉什科夫俄文译文，吉什科夫的翻译认真严

肃，忠实于原作，东干文整体上忠实于原作，但也

有译者的创造。某些地方比原作更形象，更蕴含曲

折之意。在老舍一般性描述的地方，译文更形象之

处颇多。如原文父亲死了，“大家都很忙”，东干文

译成“都乱黄子掉哩”。鸡蛋的蛋清与蛋黄本是泾

渭分明，但是受到强烈的震荡后，就混在一起，分

不清蛋清与蛋黄了，西北人叫乱黄子。生活中当失

去平衡，忙乱的没有头绪时叫“乱黄子”。显然后

者将一般性叙述“很忙”加以形象化。又如原文一

般性叙述“我对校长说了”，东干译文为“我把这

些事情一盘盘儿就给我们学长端给哩”，也是更为

形象化的译文。显然，将一般性的叙述，译得更为

形象，往往字数也增加了。可以体会到，东干译文

总是力求形象化，如原文“等七老八十还有人要咱

们吗？”吉什科夫俄文将“七老八十”译为“老太

婆”，而阿尔布都东干文则译为“老掉哩，豁牙半

嘴的，谁要咱们呢？”以“豁牙半嘴”代替“老太

婆”、代替“七老八十”更注重形象。有的地方，

译文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更为准确，更为精彩。

如原文我“恨妈妈”，阿尔布都译为我“见不得我

妈”。虽然意思相近，但程度有差别，“见不得”比

“恨”要轻一些，译出了对妈妈的复杂感情。又如

“我有好些必要问妈妈的事”，东干文译成“把她心

呢的事要透问的来呢”，这里西北方言中的“透

问”比一般的“问”更传神，更贴切。“透问”的

含义，往往是对方不想说，而通过婉曲的诱导，使

其不知不觉的说了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是阿尔

布都翻译过程中的神来之笔，令人叹服。

如何认识东干文学整体上的口语化与中国现当

代文学中某些作家作品口语化的差异，我们惊喜地

发现了《月牙儿》的东干文本，将其与老舍原文比

较，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不仅对

东干语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对中国现当代作家

的口语化程度也会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东干作家彻

底摆脱了汉语书面文学的影响；中国作家，即使自

觉的倡导口语化的作家也无法摆脱汉语书面语的影

响。由此，我们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中国作家的口

语化是要打一个折扣的。

三

东干文学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东干民间口

传文学，另一部分是东干作家的书面文学。二者既

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研究东干语言的学者，多

从东干语的田野调查入手，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同

时，也有少量的还涉了及东干民间文学的语料。但

是，似乎忽略了东干作家的书面文学语言，这是一

个缺陷。

十娃子和阿尔布都等作家的书面文学作品，代

表了东干语言的最高成就。尤其是小说语言，对语

言学研究更为重要。我曾写过这样的体会：“天生

阿尔布都，就是让我们领略东干语言的艺术魅

力。”一般中国人觉得东干话有点土气，而十娃子

和阿尔布都等东干作家，却把东干语言提升到一个

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有人认为，东干语太白，缺乏艺术表现力。这

种论断，是缺乏根据的。不妨引用阿尔布都创作中

的一个例子——小说《头一个农艺师》中对东干人

跳舞动作的一段描写：

拖拉机手穆穆子一个掌子跳起来，维囊（维语

跳舞）脱哩，人都手乱拍脱哩，越跳症候越大，把

一个脚奓起来，拿第二个脚尖转了几个磨磨儿，可

把两个腿换的往前尥的，往倒蹲的跳哩，之后把脚

尖子指给西拉子哩。西拉子就连公鸡上架的一样，

斜斜子出来哩。把两个胳膊操住，搁到腔子上，拿

脚后跟稳稳地往前一走，往倒哩可一蹲，可转哩几

个转子，收口儿把两个手卡到腰里，拿脚尖儿扎哩

两个弯子，跑到阿舍尔跟前，头点了下。……（阿

舍尔）先在场子上走哩几步，之后把两个嫩绵绵的

胳膊伸开，就像设虑的飞呢，把身体拿的稳稳儿

的，就连小脚女人走路的一样，把指头捻的趴趴

的，连一股风一样，维囊脱了。

这一段描写真令人叹服。阿尔布都对跳舞动作

如此熟悉，用东干语能够表现的活灵活现，三个人

的舞蹈动作都不一样，都描写得十分精彩，三个人

不同的交接动作也跃然纸上。

从东干语法、词汇上看，东干书面语言的语料

是东干语言研究的有力证据。如把字句，在以西北

方言为主体的东干文中出现频率远远高于汉语书面

语言。但是，高到什么程度？如何加以量化？我们

可以以东干文《月牙儿》与老舍原作加以比较。老

舍原作《月牙儿》把字句总共 37，而东干译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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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多达 334，后者是前者的 9倍。这个数据很能

说明问题。在词汇方面，东干文学是东干语言的艺

术宝库。同时，从不同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

东干语言的某些演变，如果将十四儿与十娃子的诗

歌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十四儿诗歌中融入的汉语新

词更多。阿尔布都小说中的“浪世太”（懒汉）、十

四儿诗中的“茄皮后把儿”（紫色的晚上）、“只格

谋”（只觉得，只想）等，都是我国学者东干语词

汇中没有收入的。

所以，东干语研究不要绕过东干书面文学。

四

东干语的主体是西北方言，有人估计俄语借词

约占 7%（卡里莫夫），阿拉伯语、法尔斯（波斯）

语借词 300多个（杨善新），这与宁夏回族语言中

阿拉伯语、波斯语约380个大体接近。东干语中还

有晚清语言的活化石 （如帖子即钱、生活即笔

等），同时，东干语也吸收了现代汉语中的某些新

词，如“新闻”、“出版”、“汽车”等，这一点往往

为研究者所忽略。东干语中的逆序词，海峰统计了

49对。这些逆序词，有的是中国古代用过，现在

不用的，如“民人”；有的西北农民还用，如“菜

蔬”等。而中国古代的逆序词，《左传》 20、《庄

子》 34、《吕氏春秋》 44、《韩非子》 132、《史记》

142、《汉书》 294、《论衡》 378，而中古时期数量

更多，逆序词为1415对。[1]

同东干书面文学语言相比，东干民间文学语言

具有哪些特点？东干民间文学中的语言，有其独特

性：第一，东干书面文学如小说中俄语借词经常可

以遇到，如哈桑诺夫小说《没有吃过辣子的主席》

中俄语借词（含重复出现的）共 76处，译成汉字

计算，共 198字，全篇 3000字左右，俄语借词占

6.6%，而阿尔布都小说《没认得》，俄语借词占

4%. 十娃子诗歌俄语借词更少。可是东干民间文学

无论故事、口歌口溜、民歌，借词很少。新民歌唱

的是东干人在中亚的生活，有俄语借词，如卡欧霍

子（集体农庄）等，而代代相传的口歌口溜中几乎

找不到一个俄语借词。东干旧民间文学，从语言上

看，是纯粹的西北方言。在这一点上，东干民间文

学语言同东干书面文学语言是不同的。东干书面文

学中，除了明显的俄语借词外，有些思维也受俄语

影响，如十四儿诗歌中，写到时间，多次出现的一

个动词是“飞”，甚至连他诗歌集的书名也用《夏

天这就飞过了》。汉语很少说时间飞走了，“飞”是

典型的俄语用法。即此一端，可以证明俄语对东干

文学语言的许多隐形影响。关于这一点，还需要我

们去发现。

第二，东干书面文学，反映了东干人在中亚文

化语境中的语言特点，如阿尔布都《没认得》中汽

车与автобус并用，交替出现。汽车是现代汉语新

词，автобус是俄语借词。但是，在东干民间口传

文学中，找不到这样的例证。而东干民间文学的语

言则留有晚清及更早语言的活化石，基本上是定型

的，其中也几乎找不到现代汉语的词汇。因此，无

论东干民间文学，还是东干作家的书面文学，都是

我们研究东干语言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五

东干民间文学以口歌口溜为例。

从概念上说，有的研究者往往误解了口歌口溜

的内涵。不少人望文生义，把口溜解释为顺口溜。

把口歌转写为口格。东干人的本意，口歌是

пословица， 即 谚 语 ； 口 溜 的 俄 语 对 应 词 为

поговорка，即俗语。口歌口溜，在东干文化生活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干报头语的“三人合一心，

黄土变成金”就是口歌，即谚语。口歌在阿尔布都

的小说中引用不少，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我们现在读到的两个口歌口溜的版本：1984年尤

苏波夫收集出版的和 1998年拉阿洪诺夫收集印刷

的。其数量大约各收 1500余条，汇集了东干口歌

口溜的精华。可以整合这两个版本，同时补充一些

未收的，使其更完善。如阿尔布都小说中的“富尔

玛尼旦遇上，枪炮都退不掉”，太生动了，而且带

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但是，这两个集子都未

收。极个别口歌口溜也有误传的。口歌口溜是最纯

粹的西北方言，爱莎称之为“亲娘语言”。

从语音上看，有的口歌口溜保留了最古老的语

音。试举一例，“有师父的徒弟考状元呢”。这里

“徒弟”的“弟”发音不是普通话di,而是 ti. 汉代的

权威字典《说文》：弟，特计切，发音是 ti. 东干语

鞋，发音 hai，普通话是 xie。这些例子证明口歌口

溜中保留了中古发音。

口歌口溜中也有极少较文的，如“少年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之所以文，是因为没有发生变

异。也有将中国较文的谚语加以口语化的变异，如

东干口溜“出去的言语，白马（有主张写成百马）

都追不上”（说出的话，无法收回来）。而这个口溜

的本源是较文的中国谚语：“一言既出，驷马难

追。”

以上都是口歌口溜中语言的几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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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东干民间文学的汉语转写问题。对不懂东

干文的中国读者和海外汉学家来说，东干文的直译

转写是必要的。从版本看，目前大体上主要有三类

版本：东干文版、俄文版、汉文版。俄文版《东干

民间故事传说集》，曾产生了较大影响，故事的情

节结构、意义都是可读的。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

东干语的原汁原味已经荡然无存了。从语言文学的

角度看，东干文版是不可取代的。最早，澳大利亚

学者葛维达转写了若干东干民歌，近年来，林涛、

海峰的东干文汉语转写较多，常文昌、惠继东、常

立霓也转写了部分东干文学作品。但是，汉语转

写，问题不少。奥斯陆东干文学国际学术会议上，

不少学者也提出了对转写具有借鉴意义的意见。

汉语转写的意义是毋容置疑的。一是扩大读者

面，同时又是对东干文意义的汉字定位与阐释。汉

字失传，东干人对有的字的含义不甚了了。十娃子

的《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许多解释同中国古籍接

近，令人惊叹！如“五谷”解释很好。但“八字

胡”解释为“一把子胡子”，就不对了。“八哥”作

鸟儿解释，八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鸽”是鸽子

一类的鸟儿。“八哥”的原意，因其羽翼有白斑，

飞起来呈现八字，此鸟经训练，能学人说话，故称

八哥。可见，通过转写更明确了东干拼音文字的汉

字含义。

关于直译转写，我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

何处理音义一致。有的方言字，没有对应的汉字，

如把纸贴到墙上，东干话叫 bia到墙上，这个 bia，
汉字写不出来。口歌“有气的风匣，不在 piata”，
piata是模拟声音的象声词，汉字写不出来。类似字

词如何处理？陕西人创造了一个“biangbiang”面

的biang字，笔画超过60画。创造方言字不是好办

法，那样汉字会增加多少？还有，只顾及音，本字

就不对了（如懒觉写成浪觉，我写成俄）。这需要

讨论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原则。

二是汉字文读与白读问题。东干口歌：“东虹

下雨，西虹晴，南虹出来发白云。”“虹”字文读即

书面语言都读 hong，而东干语却读 gang，这是白

读，没有任何一个同音字可以取代。在转写中，本

字还是写虹好，注明发音 gang，这样语言学家和普

通读者都能领略原汁原味的东干话。而东干陕西谚

语“东虹日头，西虹雨，南虹出来下大白雨。”这

里，虹读 jiang. 而甘肃镇原县也读 jiang. 东干话中

有的字，本字现代汉语中已经没有了。如口溜：

“十个羊里头有一个 can羊呢，十个人里头有一个

can人呢。” Can字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有人考证其

本字在古代文献中有，是牛字旁一个寿字。《说

文》切音 tao，释义，牛羊无子也。《广韵》切音

chai. 这个字，西北方言中有，如 can婆，就是不能

生孩子的女人。

转写还要辨析褒义与贬义之分。东干语是褒义

的，汉字也应该用褒义；反之，东干语是贬义的，

汉字也应该用贬义。以夜莺为例，这是东干诗歌中

出现频率很高的特有诗歌意象，但东干人不叫夜

莺，叫五更翅。五更翅寄托了东干人美好的思想感

情，尤其是思乡之情，诗人尽情歌颂它。可是，有

研究者不管褒贬意义，将它写成五更鸱，西北如甘

肃陇东人所说的鸱鸮比猫头鹰小，民间认为是不祥

之鸟，它昼伏夜出，夜间啼叫令人毛骨悚然。民间

谚语说，狠猴（猫头鹰）叫老，鸱鸮叫小。前者啼

叫死老人，后者啼叫死小孩。因此，将五更翅转写

成五更鸱，一般读者难以接受。

可见，东干文的直译转写有许多困难和问题，

需要大家制定一些共同原则。

七

最后，我提出东干文学研究的一个方法 ，即

与中国文化互补互证的方法。这里，仅以民间文学

为例。东干民歌、民间故事、口歌口溜，许多文本

都可以和中国的互补互证。以短小精炼的口歌为

例，如东干人说“一坎土镘（砍土镘）挖不下个

井”，中国有“一镢头挖不出一口井”。意思相近，

但是，东干人的砍土镘却是中亚及新疆人的工具。

又如东干人说：“羊肉膻气牛肉顽，想吃个鸡肉没

有钱。”而中国汉族谚语则是：“羊肉膻气牛肉顽，

想吃个猪肉没有钱。”显然，东干口歌体现了穆斯

林的文化特点。东干口歌的两个版本都收了这样一

条谚语：“沙枣花儿呛鼻子，收哩谷子种糜子。”从

糜谷生长季节看，是不对的，可以以西北农谚“杨

花 gang（飞扬），糜谷漾（播撒）”互证。口歌口

溜的释义问题，它的含义是什么，不像故事和民歌

那样显豁，也需要与中国文化互补互证。如东干谚

语汉语误译为：“雀儿上万，一落一滩。”原文最后

一个字拼音是 dan。它的本义是什么？我小时候听

我的哥哥说：“麻雀上万，一落一石。”上万只麻雀

落下来，能吃一石粮食。中国容器度量单位，十升

一斗，十斗一石，一石250公斤。又如，有译者将

东干民间故事题目转写为《外面光，里面空》。对

照东干原文应是“外面光，里面糠”。而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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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粪蛋，外面光”，可证里面糠是对的。外国汉学

家的汉译东干文较早，在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如

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她的有些直译转写特别好，

如“女寡妇”与“男寡夫”的汉字转写很得当，其

开拓性的直译转写，功不可没。但个别地方，与中

国文化互证，就发现译文的问题了。试举国外学者

译文两例：民歌《王哥儿放羊》中状写王哥的情妹

妹，有一句汉译为“三寸打的金链格哉哉”，正确

的译文应是“三寸大的金莲格哉哉”。这里不是打

制的三寸金链，而是形容旧时缠过脚的小脚女人走

路的样子。旧时妇女最小的脚叫“三寸金莲”，四

寸的叫“银莲”，超过四寸叫铁莲。这样翻译，中

国文化的内涵就出来了。又如译文“六月里五伏

天，王哥儿放羊荒草滩。”中国人把最热的天气叫

伏天，分为三伏，而没有五伏。原来东干话把

“入”叫wu，农历六月入伏。可见，东干文学的直

译转写，和中国文化互证是必要的。阅读东干文学

作品遇到某些疑难之处，常常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

到答案；反过来，中国文化中某些失传的东西，有

时在东干文学中还鲜活的存在着。这是一个有趣的

文化现象，同时又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研究方法。

挪威学者何莫邪教授说：“东干研究门槛很

高，对专业要求近乎苛刻。”[2]确实如此。希望各国

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发挥各自的优势，通力合作，

将东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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